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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团结”: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
———基于三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 方旭东
(信阳师范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共同体”在当今乡村遭遇“空心化”危机中并没有消退,相反,村落共同体

与宗族共同体在具体事件开展中有一定的强化.乡贤精神在当代社会中并没有衰落,

家族化、等级化、个别化的乡贤逐渐呈现出村落化、民主化、平民化、群体性特点———新

乡贤共同体形成.乡村建设应该注重于务实原则,充分发挥乡村共同体的自主性,更容

易获得村民的广泛参与热情.尊重乡村主体自觉而非代理乡村,这是乡村建设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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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学术界对乡村的看法主要有两种话语系统,其一是共同体,其二是社会.作

为两种不同生活理念构型,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从共同体

到社会变迁的过程.承袭滕尼斯有关“共同体”的分析,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日
本的平野义太郎、清野盛光认为中国农村在相对稳定的地缘、农耕互助、宗亲关

系中,以寺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乡土共同体”;戒能通孝、福武直认为阶层、宗族等

因素限制了村落集体性的形成,仅仅只是在必要时的生活互助中存在“生活共同

体”.〔１〕二者论战的趋同性在于都认为乡村具有共同体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

重于乡村横向联合分析,后者着眼于纵向等级化阶层与血缘排斥.最终问题集

中于是村落还是家族理应成为乡村分析单位.持前一观点的有费孝通,“中国乡

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２〕持后一观点的有弗里德曼,“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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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３〕继“村落派”“宗族派”论争,尚有“集市派”.美国学者

施坚雅提出“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乡村社会以集镇为中心串联周边村落而

成.〔４〕杨庆堃、杨懋春等人均持类似观点.
从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乡村衰落”论调逐渐出现,近２０年来迎来“乡村空心

化”,乡村成了“半熟人社会”〔５〕、“无主体的熟人社会”〔６〕.中国乡村变迁似乎验

证了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观点,“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中,地域社会

最基本的变动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７〕接下来的问题:“共同体解

体”对应着以上哪一种共同体类型? 遭遇现代性侵蚀的共同体有没有维护自身

的抗争? 传统村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与自主性,乡绅、家族长老是村落社会

的精神领袖,如果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共同体瓦解”的过程,那么村落

社会精神必然也是一个从沉默到消失的过程.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农民进城务工是一个需要积极适应现代高科技通讯技术的过程.历

时３０多年的当代农民工历史,也是一个农民通过进城获得城市视界的过程.他

们是城乡关系调整的实际遭遇者,对城市与乡村的观察由被动进入、适应城市到

反思性理解城乡的过程.如今农民工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不乏有人具备在手机

屏幕上用手指“比划”的能力.新媒体与村落社会“有识之士”的结合,是否生成

了新的交流场域与实践动员? 在“回不去的乡村”与“留不下的城市”之间,比起

立足于城市,农民工的前途更有可能是回乡.“不忘初心”的乡民,面对学术中的

“乡村衰败”,他们是如何回应来“保卫家乡”的?
本文拟从“制度—生活”〔８〕的分析范式出发,以皖西南Z村修路灯、救助生

病村民、修缮祖堂为例,试指出进城务工者与在家村民之间是如何通过新媒体的

信息互动来开展保卫乡村的实践.

二、地方概况与事件导入

(一)Z村基本概况

Z村是皖西南大别山腹地一高山自然村落.Z村如今有５２户,户籍人口有

２０５人,常年在外务工的有１２０人.Z村外出人口以进城从事油漆工、木工、装
潢工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北京从事印刷业务者有１０人左右,他们是Z村

经济能力相对宽裕的群体,其中已有两位在北京购房.他们的生意是从跑业务

开始,该群体处事思路清晰,具有很好的沟通与交际能力.尚有打工地主要在县

城,来往于乡村与县城之间的村民.留守中青年妇女进城给孩子陪读,只有假期

才回家.加上在校生,在家常住人口不足２０人.这２０人平均年龄在６５岁左

右,其中一位是人称三哥的退休中学校长,他是Z村唯一长住非农人口.三哥

是Z村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深谙农村世事,社会关系网络广,成为村落与家族

事务共同的精神领袖.还有一位有着近乎３０年打工经历、入赘Z村的返乡村民

胡木匠,也长住在家.二者见多识广,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性格开朗,喜善乐施.

Z村至今只有３户没有在乡盖楼房,尚有１１户已经在外地、主要是在县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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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无论是在宅基地盖房还是在城里买房,几乎每户都有外债.Z村有５户

芮姓,一户汪姓,其他的都是方姓.小众姓氏家户与同村方姓都有亲戚关系,共
享同一集居村落,比邻而居.邻近家户空间设置相对稳定性加上宗亲关系,确保

了该自然村落的社会关系总体上向来和谐.
(二)基层民主几无作为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生产队组织的村落治理失去了政治正当性,村落内

部事务治理遂出现了某种“真空”.自１９８２年基层民主制度建立以来,类似于阎

海军指出的,在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３年,村“两委”班子最大的公事就是帮助乡政府催

讨公粮和收集摊派款以及抓计划生育.〔９〕２００５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
村子里多了一个砖混结构的垃圾房,其它村落社会治理及公共建设几无作为.
垃圾房里堆满垃圾,不时散发出恶臭味,年尾才会被村委会组织清理.“农村组

织结构软弱、涣散”,〔１０〕“乡村以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而保持了社会体系运作的有

序化”.〔１１〕村落内部的公益事务,主要靠非制度式“村民自治”逐步推进.

２０１４年,Z村一公路段洪水漫堤,路基石坝垮塌.该公路是Z村农户上林

山必经之地,也是行政村集体林场竹木运输必经之地,被认定为村级公路.公路

垮塌后不久,村民组长告知村委会,村委会成员随后实地查看,告知该路段修复

可以由“公家”出维修款,只是“现在没有钱”.村委会给出的意见是由Z村村民

先自己筹款修复,核实后向上汇报,再经村里返回维修款.日常生活所需,不能

等到村委会出了钱才修路.以Z村红旗组、新屋组两小组组长牵头,三哥、胡木

匠等在乡者介入,根据村里大部分人的意见,预支春节戏灯〔１２〕积累的盈余彩头

款修复路坝.戏灯彩头款由三哥以“灯会”名义保管.２０１３年春节戏灯盈余２．１
万彩头款,修复路坝共计花费１．５万元左右.随后村民组长拍摄好修复图片、保
存好有关票据,屡次与村委会联系,催要修路款.村委会给出的回答如初:现在

没钱,再等等看.至今该款项依然没有着落.
(三)村民学会使用自媒体

Z村有一个村落为单位的 QQ群,这一网络社交平台于２０１５年逐渐被微信

群替代.QQ群于２００９年由在北京从事印刷业务的一位村民创建,凡是会上网

使用 QQ的Z村人,不断被“拉进来”.群里成员主要是进城Z村人,涉及职业

包括打工者、“老板”、学生、公务员、教师等.不在同一地理空间和同一行业,村
民却共享同一身份认同,包括语言、生活习惯与经验.晚饭后、周末,群里互动异

常活跃.QQ 群成了一个非实体、虚拟的Z村.在家生活的Z村人不清楚外面

人的生活状况,通过群聊就可能很快获得.相反,城里的Z村人也可能通过群

里信息共享及时获得家乡情况.群里不时会出现搭顺风车求携带的信息.甚

至,村里某一件事在家老人还不太清楚,城里的Z村人第一时间就可能知道,再
通过电话告诉在家寡居老人.如２０１４年村里一位老人深夜去世,其亲属第一时

间在群里公布了消息.差不多同时,在家老人经由在外地子女电话告知才获悉.
在家者和集中在群里、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同乡人,就某一事件开展差不多会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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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再以以上这位去世长者丧事为例,在家者为其料理后事时,借助文字、图
片、视频等信息,群里同步弥漫着哀伤气息.

群里、线上线下信息互通有无,配合无厘头的八卦、兄弟辈的荤段子,无形中

让这些天南海北的村民随时体验着“在家”“在一起”的感觉.借助互联网平台搭

建起的新媒体,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落共同体精神在新时代形成聚合效应.

三、“亮灯工程”叙事

(一)“亮灯工程”缘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初,经常往来于Z村与县城间的一位装潢工村民在 QQ 群里

发布一条消息:据说近期村里的公路由村委会牵头会铺上水泥,可能“上面”有专

项拨款.这一消息很快在群里炸开,随后大家跟帖对这一喜讯表示振奋.一个

月后,另一位村民在群里发出一条消息:据村书记说,“上面”款项还没有到位,修
路具体实施时间尚不能确定.依然激荡在前一条好消息中的热情很快逆转.
“我们村其它地方水泥路都已经铺上,凭什么”“是不是村委又想截留这笔款项”
等各种质疑声音不断.大家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分头轮流打电话给村委会成员,
一定要将此事弄明白! 在后续两天时间里,群里有人说“我打过了”“电话占线”
“电话打不通了”之类的话语.再过两天之后,群里信息反转:村书记带领一帮人

下来“视察”,吃了一顿饭后,(村书记)叫我们尽快将路边的杂草清理干净这

意味着铺路的事情有望并在即.随后几天,群里很快贴出了几位在家村民清理

路边杂草的图片.半个月后,退休在家的三哥不时在群里贴出水泥路铺设进程

图片.群里喜庆的话语和搞怪的图片,传递出一种欢快的气息.
随后两天,装路灯的话语开始在群里出现.后来得知,在北京聚集从事印刷

业务的Z村人有机会经常见面,聊及“回老家发展”事项时,一致性认为“要想

富,先修路”.承接有关村子里可能会铺设水泥路的消息,聊天中有人无意间提

到要是同时能装上路灯就好了.“夏天晚上,吃完饭沿着村子里的公路散步”“老
人、孩子在家心理上也安全点”类似话语随即激发了在场者的兴趣,开始认

真协议此事的可行性.首先,否定了找村委会要到钱的可能性,初步确定私筹方

案.接着,确定筹款方式,充分发挥差序格局作用,通过私人关系推动人带人的

筹款.大家各自在自己亲属社会关系角度权衡,认为由他们发动可以筹到２万

元钱,而且预算估计也认为只需要２万花费.他们将这一设想在 QQ群里发布.
第一天没有什么回应.第二天,三哥在群里回应:装路灯起码需要２万５到３万

块钱,且认为准确花费需要问专业人事.被视为新乡贤的三哥的回应,很快获得

了积极响应,有人私下咨询其熟悉的安装路灯技工,被告知需要花费３万元左

右.初步估计与技术估计之间缺口不大是此事推进的基础.
(二)筹款

接下来就是筹款问题.有人认为按户或者按个人摊派筹款难以实行,也不

合理,建议力争积极响应者私人力量带动其他人出钱.另一思路是以户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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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希望自家门口大路上有路灯者应收最低限额的钱.最终方案是不强求摊

派,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筹钱,同时希望三哥以及两位村民组长带头组织此

项工作.QQ群里的鼓动性话语激活了大家的积极性,纷纷表示同意出款.三

哥在家按户通知装路灯事宜,电话联系那些未进群的务工者和群里的不活跃者.
筹款事项推进得比预料的快.

返乡常住在家的胡木匠率先在群里表态:愿意出１５００元装路灯.随后那些

在外创业相对成功者在群里跟进,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５００元不等.表态只是意向,
依然没有实质性行动.大家在群里观望几天后,发现“雷声大雨点小”.胡木匠

再次在群里告知,其已经将钱打到三哥的银行卡上.这一示范作用促发了筹款

转机.随后几天三哥的银行卡中不时有进账.结果,即使被视为困难户、钉子

户,甚至不在拟装路灯路边的住户也出钱.最少的出了２００元钱.最终共计收

到２８９２９元钱,实际花费２５０００元.
(三)进入在地实践环节

依照群里群策提供的有效信息,由三哥牵头带动在土热心公益者,一起勘定

施工路线,绘制路线方案在群里发布,公开讨论,结合外出者与在乡者意见,修订

方案后最终形成意见.三哥联系上装修工,现场勘察、议价,确定施工时间.就

此事对三哥进行访谈得知他在家里做了许多工作,但他认为辛苦并不重要,“公
益的事情只要弄起来都是好事”.关键是“做人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三哥受了

不少委屈.为了节约经费,三哥请村民挖埋灯杆的洞,声明一孔洞可能只给一包

烟的钱(约１０元钱),遭到一人拒绝.另外一劳力主动申明每孔洞没有２０元钱

不会出工.有住户要求就近安装路灯、多装灯头等细致要求不能实现而不满,这
些都需要三哥耐心地协商、调整和说服.当然也不乏自觉村民,协助施工人员,
主动带上工具拔草、清沟、挖洞.

(四)在家老人、妇女提供后勤保证

考虑到经费因素,施工时没有明确给出工村民免费管饭.安装路灯基本上

以村里主干道为主兼顾就近住户原则安装,在家老人、妇女为工程后勤起了关键

作用.在自家门口装路灯,主要受惠者正是该户人家,岂有不送茶水、管饭之理?
而且都是乡里乡情的“自家人”,“随菜便饭”是应当的.老人、妇女怀着如此心

态,义务解决了装修路灯人员的伙食问题.即使“随菜便饭”,按照当地民俗,也
是有酒水的,一桌花费一般也需要１５０元左右,供应饭菜家户为装路灯节省了开

支.供应饭菜家户人手少忙不过来时,一般会叫上乡邻妇女来帮忙,边聊天边烧

饭.村里红白喜事、公益事业,基本上都是如此互帮互惠模式开展.用她们的话

说,“吃不了多少,图个热闹”.这一“图热闹”心态正好与热衷公益事业的基本精

神一致:参与、互惠、喜庆;在积极的人与人、人与事的连接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

和社会认同.
被村民冠名为“亮灯工程”的工事持续一个月.真正完工亮灯的下午,QQ

群里上传了村里放炮竹庆贺的图片,夜晚又有“好事者”到处拍摄灯光下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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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传到群里夜归者老远就发现村子里有灯光照亮回家的方向,一致认为

集体做对了一件事情.如今每年夏天,微信群里,不时会看到从Z村传来的照

片:老人在路灯下散步;三五个人坐在路灯下摇着蒲扇聊天.

四、“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一)救助小年

Z村修路灯的成功实践,逐渐成为村子里公共活动开展的一个模式,在对患

病村民小年的救助中也体现了这一模式.小年是Z村方姓村民,初中毕业后常

年在外从事油漆活,２０１７年年初被查出肝部有肿瘤,５月份医生告知必须动手术

切除,医院挂号有效期限定三天.手术费用至少需要２万,小年只有５０００元左

右存款.依照“亮灯工程”率先在自媒体中发起的经验,同村知情者在微信群里

告知大家小年的病情,并发出捐款倡议.接着,三哥等人在群里以讨论方式推进

付款、转账方式,并强调“情况危急,人命关天”.接下来,小年的血亲及私交亲密

者率先响应,微信群里逐渐出现出自他们转账成功的网络标识.随后,身在天南

海北的Z村人短时间内尽快跟进转账,消息发布当晚将筹款推向高潮.短短两

天内通过微信群筹到近乎２万元捐款,捐款者主要是Z村村民.线下有关人员

综合微信群里的商谈意见,积极促成住院动手术,且随时发布手术进展情况
不幸的是,小年于今年８月份在家病故.

在小年去世的随礼中,微信群里出现了一个细节:无法回乡参加丧礼的Z
村成员,有人有意识在随礼时指明由小年遗孀收款.村民希望通过如此方式,暗
示随礼款项完全应该由小年遗孀支配,以确保小年的两个孩子获得急需的经济

保证.无论是小年遗孀今后终生守寡地成为“方家媳妇”,还是其可能带着孩子

改嫁,都需要花钱.指定收款人———如此细微的要求,兼顾共同体大局与个人情

感,微妙地将超越私人化家族利益优先考量嵌入现代村落共同体意识中,“推己

及人”,对个人给予充分的尊重.
(二)修祖堂

Z村的方家老屋在２０１４年的一场暴雨中坍塌,破败的老屋让Z村方姓家族

成员有着深深的遗憾.敞亮的“老屋”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历史绵延.每

年,回家过春节的Z村人不止一次提出修复老屋的构想,最终都因为“花钱太

多”而搁置.
以“家”的情怀与名义,６０多岁的绪全老人在微信群里发起有关修缮老屋的

事情.绪全老人年轻时通过招工方式进入安庆石化厂工作,中年时要求调到与

Z村不远的天柱山管委会.两个女儿高中毕业后也在天柱山从事旅游管理业.
计划生育中超生的小儿子,在县城、深圳等地创业.该村民工作地与家不远,自
觉长期来往于老家的社交关系中.家族里的红白喜事,他基本都能亲临.他是

一个对“家”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退休后开始赋闲,抑或思乡情更切.２０１６年秋

季,绪全老人三番五次返乡与三哥等人商谈重建老屋事宜,还带来古建筑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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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他的构想中,修建好的老屋应该是很气派的砖木结构仿古建筑.他的宏

大构想,从群里的追随者来看,并没有充分调动人们的参与热忱.

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清晨,群里一篇“修建方家老屋祖堂倡议书”被贴出,同日

上午该倡议书在群里“炸开”.倡议书出自一位“９０后”方姓女孩之手.她是胡

木匠的三女,自称“方家三少爷”.她的童年在方家老屋中度过.“方家三少爷”
高中毕业后,在海南一地图勘测公司工作.她充满溢美之词的倡议书,情真意

切,勾起了大家深深的共鸣.
该倡议书一出现,认真跟帖的第一人是绪全老人,接着是三哥.无外乎是方

氏后继有人、强烈支持等话语.随后三哥提出倡议书中用“祖堂”替代“老屋”的
用语值得肯定;并且郑重地提出修复老屋意见:族中几位最近多次与我谈及重修

老屋祖堂之事,我考虑,现在确实应该启动了! 这样吧,先成立一个负责事务的

机构,叫做理事小组,６、７人组成.大家推荐,最好没有出远门、平时在本县内

的.这个事情就在今天进行.随后,“方家老屋”字眼在群里逐渐消失,更容易引

起家族共鸣感的“祖堂”频繁出现.
胡木匠跟帖:建老屋祖堂方绪旺(三哥)为总负责人,组员包括方绪全、方诒

善、方小留、方小生等几位理事会主要成员.次日,Z村方家祖堂修缮小组专属

微信群开通.
经过群里三番五次讨论,最终共计有七位理事会成员.这七位成员组成的

理事会有如下特点:１．年龄上涉及到老、中、青;２．以常年活动范围在土、在乡者

为主;３．具有较强家族意识、恋乡情怀;４．在村子里有众人缘,善于社交;５．经济能

力在村子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６．以家户坐落空间为准,全部覆盖Z村方姓不同

聚居点,有利于带动邻居积极性;７．七人分别属于方姓家族内部两个房系,便于

从血缘上化解不同房系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就是筹款.按照自愿原则,群里陆陆续续出现喜庆的“发红包”场景.

在随后两周内,收到６万元左右的筹款承诺.一旦承诺被公开,接下来就需要兑

现,否则“没面子”.到１０月２８日,共收到３８人捐款５８８００元,以此基数计算,Z
村方氏家族成员平均每人捐款１５００多元.捐款者最多的是５０００元,最少的是

２００元.包括父辈就不生活在Z村的邻县方姓同宗后裔,也自发捐款.修建祖

堂需要扩展到老屋先前户方江山家宅基地,他无偿贡献出.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０日,重建方家祖堂实施方案(草案)在微信群里出现.修建

场景的图片随时可能出现在群里.

９月８日,祖堂修缮工程正式奠基.
三哥在群里发出如此字样:(农历)七月十八,黄道吉日,晴空万里,艳阳高

照.九点十八分,第一块祥砖登位! 预示明裕公全体后裔吉祥康泰,兴旺发达!
随后群里一片欢腾,放鞭炮的动态图片被反复地贴出.

１０月２２日,群里有人告知,祖堂于前天基本竣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到

腊月更多村民返乡,一起见证按照乡村礼俗盖房上梁的神圣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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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一)民主又不乏道德压力的议事机制

QQ群、微信群等互联网及时有效的传播机制和互动平台促成良好的民主

议事氛围.闲聊式介入,互联网中的“群”已经逐渐取代了乡村传统的现场议事

方式,且具有优越性.如此议事,避免了同一时空身体直接参与议事带来的对抗

升级、情绪扩散,避免了矛盾扩大、内部分裂,体现出一种现代民主协商的议事原

则.“群”里的意见、异见无法情绪化绵延,只能是在简练的文字、图片、语音中沟

通.视频群聊需要时间同步,容易导致网络瘫痪及流量过度耗费,对于村民而言

不是一个理想的议事方式.另外,群里议事多元的表达方式让娱乐伴随议事本

身,这是一个缓解紧张气氛的过程.不同的诙谐网络图标、不时有人出现一句插

科打诨的话语等,即使在最紧张的讨论中也不乏一种喜感伴随其中.
互联网议事保证身体在物理空间上相对轻松、私密的状态中展开.群里的

谈话,确保谈话者有着足够的人身自由,回避了语气、语调、眼神的彼此刺激,可
以随时保持沉默和不参与行动,其他人参与讨论可能仍然在继续,且可以随时跟

踪查看.通过对群里议事动态的观察,当一位发言者的意见遭到众多质疑或反

对时,发言者往往会在群里暂时主动禁声.没有发言不意味着他没有关注其他

人的表达,暂时无发言者可能依然“潜伏”于群,关注着群里事态进展,这使讨论

者和没有讨论者之间关联,获得独立理性思考的时空保证,有利于个人积极权宜

且及时调整自身与事态相关性.这有助于个人与事件的关联且得到理性评估,
并且会在其他谈话者对事件的理解中获得启示.个体自主性和团体协作机制之

间达成足够的尊重和权力保护.
个人对共同体忠诚和维护的归属感中,群里的商谈伦理具有自主性和共同

体精神的一致性状态,自由与民主表现得充分,将有关自治的观念在结构和理念

上都达到了良性循环.相较于同时身体在场的议事,团体或者个人权力、权威对

个人的压迫感大大降低,激活和充分调动了人的自主性.
当公共事务讨论涉及到表态、捐款时,在群里选择沉默可能是最令人失望的

态度.表达出自身不支持、不参与的意见比持久地沉默更值得人尊重.群里也

许没有人对沉默者反对,沉默在群里却生成了一种逃避、躲着的不光彩形象.如

此形象与其他支持者的热议形成强烈反差,无形中给沉默者制造出道德压力.
群里表面上松散、欢快的议事空间,一旦议事主题确定,虚拟空间同样会制造出

一种紧张感.每个群成员都在“观看”他人,同时自身也一直在被他人“观看”.
作为一种消极、逃避的沉默形象,也许会在如此逼仄的紧张感中最终违背本愿表

达出从众的意见———这正是事件支持者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另外,筹款事项中,
每一笔到账,收款人都会及时在群里公布,“又一喜报,某某捐款多少钱,已经到

账”.随后群里会有人以各种喜庆图片跟进赞赏,包括鼓掌、鲜花、放鞭炮等.捐

款者在如此氛围中获得了道德上的愉悦感,同时对沉默者、承诺却尚未兑现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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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构成心理压力.只要在群里,每个人对具体事项的心态、行动显得格外透明,
不再有含糊、不为人知的机会.鼎力支持者、沉默者、反对者可能生成线下闲聊

的新话题,实现从议事到议人的舆论转换.对待村里公益事业的态度,会形成村

民对其下一波舆论评价的依据.
群里的见解和创意,无论是心血来潮还是重大方案设想,围绕乡建主题,类

似话头往往从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设想起步.话头抛出本身未必具有多大的严

肃性,与在群里抢红包和发一些奇闻异事一样,都可视为是漫无边际的娱乐.如

此散淡的话头一旦涉及到村落事务,可能内嵌着同一地方不同人的自主性危机

意识:“我希望在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一旦群里有人接过话头接着说,私人化

的话题可能就会被推进成一起公共事件被热议.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到实

践,由此可能被激活.
(二)务实的乡建有效激活村民的参与热情

老人和家庭妇女乐意参与乡村建设,托付起诸如茶水、“管饭”事务,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过在自家吃饭,暂时实现了孤独个体和群体的连接,
老人获得了心灵上的安顿感.参与过程可能是一个劳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欢快

的过程.他们认为“闲着也是闲着”.这是老人被留守后能够提供的最可贵的劳

动资源.其二,从乡村建设事务本身出发,能够获得老人的理解和支持,认为这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主观上愿意力所能及地参与其中.让老人获得福利理应

是乡建价值需要兼顾的一个因素.直接在安装路灯中受惠的主要群体正是这些

长期在家的老人.安装路灯这一亮化工程,表面上看是村落现代化的表现之一,
实施结果确实能够惠及民生,从而获得村民一致性肯定.类似实用的建设比起

新农村建设中由政府推动的游乐园式体育设施入村,更容易获得村民的肯定与

自觉支持.据笔者在江浙发达地区山村的调研,那些城市社区里常见的健身器

材在此往往处于闲置状态,地上遍布藤蔓、杂草,新投入的器材得不到护理,已有

锈斑.对于那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偏远村落,在乡农民常年都在经营生产性劳动,
压根无暇无心体验类市民趣味的健身活动.２０１５年潜山县一留守儿童被杀,〔１３〕

传闻杀人犯逃到深山老林,而且邻村有妇女在黄昏时看到山上有陌生人影,这让

在家老人与进城子女高度恐惧不安.装上路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这种心理

压力.由这一传闻事件出发,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在关键路口装上摄像头的

构想.按需所设的乡村建设更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在此类建设中他们更容易

体验到拥有被尊重的主体性.
(三)有选择地吸纳合理现代性的乡建观初步形成

“亮灯工程”说明现代化作为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化、技术化生活方式,逐渐

获得村民承认.人们愿意充分吸收城市文明与高科技中合理、积极的成分,移植

到乡村文明内部适当地对乡村进行改造.深受传统性和现代性影响的乡村,有
意识寻求乡村与城市之间积极有效的平衡,在村落社会内部尝试体验城乡结合.
村落社会生活曾经只注重于家庭事务的投入,逐渐转变成希望获得更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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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事务建设.“巢居”于家户单位的乡村不但希望生活在基于血缘、地缘的

感性秩序中,而且也希望有组织地生活在具有高度公共性的社会中.如何应对

现代性消极因素对乡村的冲击,又有效地将现代性合理成分融入乡村生活,如此

维度正在成为乡村有识之士积极思考的方向.松散的地方性乡民团体中正孕育

着组织化的集体性诉求.遭遇转型巨变的村民逐渐意识到,“家”中不能只有独

立的家户利益,而且需要借助理性的组织行为培育起具有公共色彩的“家园”意
识.通过在地方性情感结构发生作用的“家园”中安放“家”,再安放自身,这正是

村民自主从事乡建有意谋求的方向.有一个可以与此相互应证的细节.２０１５
年夏季微信群里不时传出返乡村民在河里抓鱼的图片.有人提议用渔网会收获

更多,回应者说不妨一试.村子里的小水潭,如果真的用渔网捕鱼,完全能够实

现一网打尽.随后群里出现了三哥的文字,他说钓鱼可以,不允许用渔网.道理

自明.随后同意三哥的跟帖增多.至今村子里尚无用渔网网鱼的事例.村子里

的水资源相对丰富,一旦到了干旱的暑季人用水资源依然紧张,冬季返乡者增

多,用水量也增大.户外水池洗用后,在家老人们并没有养成及时关紧水龙头的

习惯.有觉悟的村民在闲聊时不止一次谈及此事,配合在城里生活过的子女们

的节水意识的传播,老人们节约用水的习惯也已逐年养成.
乡村最有见识的人主要是常年在城市打工的群体,他们长期的城市生活体

验中包含着反思与学习的成分.克服小农意识,发挥好这些人对乡村改造的合

理意见,经由公共事务推动乡村建设,理应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路.打工村民的

意见中潜在地包含着诸多乡村共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进城务工者,他们对城

市的判断趋于一致,这无形中获得了将城市合理地带入乡村的乡建思路中,容易

获得来自不同家户成员代表的支持.家族共同体与村落公共性之间通过达成共

识的公益事业开展合作,达成村民互惠、村落共荣的局面,Z村提供了一个有益

的探索.
(四)公共意识觉醒

村民逐渐认识到,要想实现常态的在家生活,必须兼顾考虑他者,“大家好才

是真正的好”这一集合意识逐渐获得村民的广泛认同.增进乡村福祉需要一定

的经济基础,对此村民们已经得到适当的储备.经济积累与支出的意义不再只

是封闭在家庭内部满足生存和发展,而是与村落社会自身变迁中的诉求保持着

一定开放性与互通.正如西方学者对加拿大乡村现代化的洞察,共同体精神有

一种劳动和物质的成分,即有一个获得经费、物力和熟练的人力来实实在在地建

设共同体的过程.〔１４〕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安放晚年的集体焦虑与眷恋故土的家园

情结结合到一起,以及在家老人们希望获得更多参与“新变化”的体验与“乡土”
情结,固守的小农偏见———保守、落后、狭私———理应有一个新的思考维度.以

家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身深受时代变迁影响,超越小农狭私的认识来评估家、
家乡、家园,这是一种自我关怀和自我拯救意识的觉醒.小农经济在以家为依托

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中生成,这一逻辑在家户环境与乡村发生改变之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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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回应同样会有所呈现.
当理念一致,经济上的储备得到适度保障,接下来需要的是如何组织好这些

经济要素促成一致性理念朝实践层面转化.如今中国乡村普遍性衰落,不乏有

些空心化村落举家、整村朝城市迁移,这一现象并非是乡村共同体理念的溃败,
也不完全是缺乏足够的财力,而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寻求获得一致性认同

的村落发展事务,嵌入共同体精神与社会性的组织行为原则,是乡村建设的一个

突破口.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如今人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社会整合,而可能发生的只

能是社会的“联结”.如此“联结”是在社会生活中临时结合起来的关系.“联结”
得以可能并非彼此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信仰,而只是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各自私利

的他人假借.从而现代社会组织行为中的人彼此没有社会性的“普遍性”,只有

获取各自私利临时的权宜性———“被污染了的普遍性”.〔１５〕这意味着,人们之间

不可能因为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信仰而构成切实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当人们

面对着一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人们暂时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结合而共同对

付社会问题.〔１６〕Z村的亮灯工程是现代组织行为弊端的反面样本,它的积极价

值在于还原了组织的本源意义———组织的价值不该只是集众人之力完成既定目

标的一个方案,而在于组织本身及其前途都是一种新的共同生活结合体,共同的

目标与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被生产出来.
(五)有效率的组织保证

“亮灯工程”是Z村新乡贤共同体集体亮相的标志性事件.新乡贤的代表

有方诒慧、方怡山、方余来、胡兴伦、方绪胜等人.这些人的经济能力、行事风格、
家乡情怀整体上获得村民高度承认,主导着村落社会公共性叙事.有老派乡绅

色彩的人则以三哥为代表,包括方绪传、芮立发、方绪全等老人.经济贡献与对

未来谋划的构想,主要由新乡贤共同体牵头完成,老派乡贤引领在家村民,协调、
组织具体事务.二者分属不同空间,各司其责,通过乡村—城市、线上—线下几

乎同步的互动中展开.
网络社交平台中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和共识并非促成事件达成的实践场域,

真正的实践依然在实体的乡村.这种促成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以及坚定

的、有行动或者经济支持能力的拥护者.具体事务的领导者主要是由三哥担当.
行动领袖不仅需要有践行共同体精神的能力,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

力.这一事件的开展尽管具有组织行为色彩,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现代社会

组织行动,关键是需要激活乡村治理可以动用的优先资源及合理分配,让人们参

与其中被视为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而不至于是出自科层化组织强制.行动领袖

本人也应该是该共同体、事务的认同者,而并非契约理性的职业经理人身份.涉

及现代化事务被引入乡村,还需要行动领袖具备在现代语境中交流和表达的能

力,如会使用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拥有这些能力的行动领袖,不再只是一

个村社长老,而且应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及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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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村的“亮灯工程”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范例,它告诉人们如何成功地实

现乡村共同体的转型,既不悖于乡村传统精神,也不能破坏被认同的社会结构,
更不能逆潮流地与现代性相抵.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写到,“民主一定要从

家乡开始,而所谓的家乡就是互相邻近的这种公社(即社群)”.〔１７〕杜威所指的邻

居是非血缘式、契约理性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其特点与城市社区更靠近.如果依

然套用“民主一定要从家乡开始”,那么Z村“亮灯工程”等事件成功的启示意味

着民主也可能内生于血缘与地缘高度叠加的村落社会内部.村落共同体和自主

性结合成就了一个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完美实践”.
“亮灯工程”、抚恤同村村民、重修祖堂,以上案例并没有动用政府资源,无需

任何行政成本,它是完全基于地方性肯定与自主性发挥的过程.亮灯工程具有

强烈的现代化印记,它并没有走向传统乡村文化的对立面.相反,正是依托于乡

村文化带来的团结机制和身份认同,才让对现代化正当性诉求得以实现.以上

案例增强了村民自身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地方性文化认同心理,在
实践中将其转换成一种行动机制,这不论对基层治理还是乡村建设都具有积极

的意义.
以家为生活主轴,家乡为情感集合场域,建设家园为行动目标,这是促发乡

村建设的内在机制.借助互联网等新的议事机制,通过线上互动、线上线下联动

的方式推动从议事到实践的乡里救助与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乡建

模式? 目前来看,不确定如此模式是否能够推广开来.至少,通过后续行动来

看,它作为Z村的乡村治理与建设模式已经成熟.

六、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传统乡绅一般都有为官经历,是退出官场的士绅,他们的学识、身份以及资

财都不是一般小农所能比肩的,他们在乡村的话语权、综合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小

农,其在阶层归属上也不再属于农民,对他们的身份认定并非难事.而且,传统

村落社会中如此贤能者在同一时期不会批量出现.现代乡村呼唤不仅具有地方

认同感、归属感的乡贤,而且还需要其具有参与村社治理、培育公共性的主动性

及创造力,缓解传统性与现代性、公与私,以及贫富两级分化造成的乡村矛盾.
将处于不和睦状态的群体、邻居、家庭和个人整合到同一公共事务中去,最大化

激活村社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和公共意识,这对老派乡绅而言是一个挑战.因

此,现代乡村并不需要养尊处优、只有话语权威没有实践参与的老派士绅,而需

要身体力行的乡村贤能者.绅被打上了阶层烙印,而贤侧重于道德考量.从乡

绅到乡贤的转变,意味着长老统治、在乡村内部培养阶层差别的社会机制已经消失.
生产特权阶层乡绅的社会制度随着新政权成立被废除,涉及到村落社会的

公共事务,曾经由长老统治与乡绅权威发号施令、“一统天下”的政治基础与社会

伦理都已消失,而普遍性的“乡村精英”“乡村能人”在后续社会一直在出现.
“乡贤”强调其对村落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感及践行能力.不妨在此将新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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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

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１８〕新乡贤之“新”有三个方面:其
一指与新时代社会相适应的特点;其二强调有别于等级制的长老统治、家族权威

的社会属性;其三突出紧随时代对现代性合理要素的吸纳能力.按照长期的生

活场所、生产方式不同,将新乡贤分为“在土新乡贤”与“离土新乡贤”.“在土”强
调生活半径以家户所在地为中心、县域为边界的务工者、创业者,以及在职、退休

返乡干部、教师、工人等.“离土”指常年外出务工、创业、拥有体制内身份,情感

与身份认同上“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原居民.
新乡贤涉及到资财、道德、情感三个维度,其在村落社会中不再处于小众的

垄断地位.资财、道德、情感除了经济因素外,其它二者属于质性话语,难以将其

量化.新乡贤具有大众化、平民性色彩.就具体村落社会而言,新乡贤应该是一

个群体而非个体,具有群体性、共同性、组织性、精神性色彩.
通过对Z村以上三起发端于新媒体的事件分析,发现该村已经形成了新乡

贤共同体.如此群体成员构成主要有三方面力量汇聚.
其一,由资深农民工及新生代打工群体中的成功人士组成的新力量,成为新

乡贤的主要人员构成.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家乡认同意识、具有长期都市生活经

验且对都市文明具有较强的感悟及吸纳能力.由于长期在陌生人社会中“讨生

活”,具有一定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做人的工作”的智慧.在都市社会中获得集经

济、人格、社交能力于一身的新型卡利斯马型人格———作为一个群体———成为形

塑村落社会的主导力量开始形成.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心态、感悟能力都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属于村落内部公益事务的提议,只要获得这些人的大力

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其二,老派乡绅中的开明人士,紧随时代,获得在土新乡贤形象.乡村在家

者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力资源整合到现代乡村建设和治

理事务当中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应对这种困难,需要人格魅力与组织

行动能力高度结合才可能实现———施令者也是行动者.促成具体行动达成目

标,还要有意识最大化化解该行动潜在地危害团结、生成新矛盾的风险;不仅需

要兼顾血缘差序议事原则,同时需要充分调动积极性、发挥村社共同体精神,让
整个村落集体获益———老派乡绅俨然不具备放下身段参与具体行动的品格,也
不具备必要时“忍辱负重”“被人猜疑”“玩私心”却依然会顾全大局.

新乡贤理应是传统乡绅优秀品格和现代民主精神的结合体.乡绅控制性权

威需要让渡到乡民对其自觉认同,这需要乡绅调整自身,从长老权威中自我降

格,在民主精神、平等主义中呈现自身.在良好的村社互动中获得与其他社区成

员对等的日常生活身份,获得平民形象.新乡贤不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需
要经常性参与社区交流和日常生活实践,包括顺其自然地参与有底线的地方性

文化、娱乐、游戏活动.比如,Z村的三哥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讲荤段子、
家庭聚会、民俗色彩的戏灯、以及民间宗教发起的庙会,他都是应时应景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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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无疑拉近了村民对其的认同感.
其三,经济能力有限但是道德、情感上具有新乡贤气质的村民也是新乡贤的

来源之一.新乡贤形成的机制是一种流动的社会结构,会给“后起之秀”跻身于

乡贤行列提供承认与携助空间.村落社会中有一种人,他们既非传统乡绅———
不具备跻身士绅阶层的政治能力,也非现代乡贤———不具备相对殷实的经济基

础;这种人属于村落里的开明人士.Z村的开明人士在１９８０年代就比较活跃,
他们是乡贤追随者,容易理解乡贤的行动意图,且是中坚的行动力量.这些人在

乡村治理、自主性实践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对公益事业往往是不拘小节、积
极拥护的姿态.如今村落里的开明人士主要对应着资深进城务工者中经济能力

尚弱的人,以及９０后进城务工者中的翘楚.

七、结　语

在资本主导的新媒体技术语境中,新媒体对社会的再组织作用是近乎“无心

插柳”获得的功能.在乡村基层政权应有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下,新媒

体起到了再组织村落社会的功能,并且在公益事业推动中已见成效.以新媒体

为介,改观着传统面对面的议事模式以及乡村空心化导致的议事涣散,意外地培

育起新乡贤共同体意识,促成新媒体与共同体精神结合,呈现出新意的乡村建设

推动模式.新乡贤共同体一旦形成,村落社会开始出现新的权力结构.传统性

的族权—长老统治—乡绅—父权层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前的族权及长

老统治等逐渐式微,年龄、辈分不再是权威依据,个人化的乡贤逐渐由新乡贤群

体取代.新乡贤群体主要朝谋生能力、文化水平、眼界及见识归拢,熟知乡村礼

数且善于社交,耿直、公正的群体形象浮出水面.跳出门户之见、家族藩篱,身体

力行地为村落公共性谋福利,是对新乡贤的期待也是其内在自觉担负.充分发

挥民主精神,注重财力、能力与品行兼顾,推贤与主动担当并举,越发成为村落社

会事务中活跃的力量.由此村落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出民主化、平等

化、集体化特点.唯家族化、长老化、父权化的等级权力制逐渐走向历史.在此

意义上,乡村建设迎来一个有利的时机:只要充分尊重并激活新乡贤共同体力

量,乡建可能就会有所突破.尤其是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应该注重这一点.获

得了他们的支持,意味着获得了最广泛的乡村民意及行动参与———将乡建主体

还给乡村的主人.
强烈的建设家园意识不仅只是良愿,在Z村正逐渐转化成一种村民自觉的

行动实践.知识型的“共同体”容易给人僵化、抽象、古老的错觉,其得以可能的

世界图式,一定对应着梁漱溟所谓“事事相续”的生活实践.这一现象,引用一位

学者的宏观阐释,也许是这样的:无论是日常的社会生活,还是危机到来时的社

会变革,中国社会的结构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人格,
他们非凡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影响,不但存在于乡村

地方社会,而且渗透到中国的每一社会阶层.〔１９〕以对Z村的时代际遇观察,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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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能产生实际效用并且被村民承认的资源,依然主要仰仗于村落集体人格

对行动的主导,在情感上根深于乡民历史性的家园情怀.与冒进城市化、资本主

义入侵导致的乡村破坏抗争,还是村社意志顺应社会结构调整做出必要的妥协

抑或与时俱进,将乡村城镇化抑或农民进城? 未来处于不确定之中.Z村自觉

建设家园的集体行动目前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如此探索多大程度上将会转化为

一种乡村惯习,能够早日实现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安心生活的愿望,依然有着不确

定的未来.至少,如此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意识的自主性行动中酝酿着希望

与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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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４〕〔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６－４０页.

〔５〕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６〕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７〕〔日〕富勇建一:«社会学原理»,东京:岩波书点,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２页.

〔８〕有关“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两种理论范式的比较可参见肖瑛:«“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

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９期.另见李友梅、黄晓春等:«从弥散到

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１９２１—２０１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导论.

〔９〕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９页.

〔１０〕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６４－７０页.

〔１１〕赵旭东、朱天谱:«反思发展主义:基于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

〔１２〕“戏灯”是当地用语,是皖西南一带乡村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种伴耍狮子、花灯、唱黄梅戏于一体

的民间娱乐活动.“戏灯”一般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各家各户进行,不同家户会赏以数额不等的彩头.

〔１３〕相关报道参见搜狐网,http://www．sohu．com/a/１４５４２０１９２_１８１５２１,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

〔１４〕〔加〕黛安娜布莱登等主编:«反思共同体:多学科视角和全球语境»,严海波等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页.

〔１５〕Laclau& Mouffe:«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陈墇津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３年.

〔１６〕JeanBaudrillard,IntheShadowoftheSilentMajorityor,theEndoftheSocialandOtherEssays,p．７．
〔１７〕Dewey,J．,ThePublicandItsProblems,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２７,p．３８．
〔１８〕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１９〕张江华:«卡利斯马、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

—６９—

学术界２０１７．１１学科前沿


